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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

———“上海女婿”亨多福的“清扫工程”
阿拉小区里来了一位德国保洁工

! ! ! ! ! 上海女婿"亨多福

是一个德国人# 也是浦东新

区中虹佳园的居民$ 他从爱

小家到爱社区# 从清理自家

的窗台到清理整个楼道#最

后#他融入上海的社区#并把

整个小区的清洁当作己任$

他的精神带动了身边的人$

美化环境#垃圾分类#

人人有责$

! 章慧敏

" 亨多福与小区居民们

" 快乐工作中的亨多福

" 亨多福的

幸福一家

! ! ! !认识亨多福是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亨
多福志愿者工作室”成立那天。说起这位德国
人对中国、对上海的热爱可是真心诚意的，他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中国人对大家和小家的
概念。在他的心目中大家是家园，小家是亲
情，它们是可以遮风挡雨的温暖港湾。

落户上海

十几年前，拥有数学博士学位的亨多福
来到上海，先后在“西门子”和“拜耳”等
外企上班。异国老外来到上海，人生地不
熟，语言又不通，亨多福的日常是酒店、单
位两点一线。闲暇时，他要打发寂寞只有去
宾馆酒吧。这时的亨多福有点失落，他喜欢
上海，希望在工作之余深入了解上海，而不
是参观一些景点，见到一点皮毛。

那一天，下班后的亨多福照例在酒吧打
发时光，当他的目光滞留在锃亮透明的玻璃
酒杯时，忽然，他发现玻璃中映射出一个女
子的身影。那身形似乎远在天边，而声音却
近在眼前，他听见女子用英语问：“先生，
请问你品尝过这款酒吗？”

亨多福一转身，他看到玻璃杯折射出的
中国女子此刻正笑盈盈地站在他身边提问。
这一晚，亨多福和女子两人聊了许久。他得知
女子名叫宋冬梅，毕业于旅游专业，她正在替
公司推销一款葡萄酒……可是，他们说的是
酒，亨多福却从冬梅的言语中品味到了上海
女子的善解人意和坦诚。按理说，推销酒是冬
梅的工作，她可以把产品说得很好。但是，她
却很客观地介绍这款酒的优缺点，她觉得应
该让客人品尝后自己去做出评价。

那一晚的萍水相逢，两人却越说越投机。
除了谈酒水以外的话题，亨多福还把自己希
望融入上海的愿望告诉了冬梅，而冬梅也乐
意成为他了解上海的“向导”。
他们就此结缘、结婚。亨多福成了幸福的

“上海女婿”。尽管亨多福早已迫不及待地要
见到丈人和丈母娘了，冬梅告诉他，自己的家
住在打浦桥的石库门老房中。亨多福说，他孜
孜以求的是家的味道，幸福不在于房子的大
小，而在于房子里是否有笑声，这种亲情和温
暖就是他向往的家的味道。

楼道!工程"

亨多福一家人是 !"#$年 %月搬到浦东
中虹佳园的。在那之前，冬梅父母家住的打浦
桥地段开始动迁，他们搬到了位于浦东周浦
的动迁安置小区。也就在这时，亨多福和冬梅
的女儿已呱呱坠地，为了便于相互照应，夫妻
俩决定在父母家不远的佳园小区租房暂住。

可是，亨多福住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心里
有点不太舒畅。这个感觉来自哪里，是房子住
得不舒服吗？不是，他们租赁的公寓设施齐
全，不比德国差；是环境不好？也不是，周浦镇
的配套设施很齐全，学校、商厦、大卖场一应

俱全，生活相当便利，空气也比市区清新……
究竟哪里让亨多福添堵了呢？他努力想

搞清楚这个来自内心的感受。还真让他找到
了———原来，亨多福一家住在四楼，每天上楼
下楼多次，每每经过楼道窗户，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平台上的垃圾以及越积越厚的尘土。亨多
福是个身高 #&'(米的大高个儿，经过楼道时
第一眼必然看到的是窗台外的杂物，这道风景
和文明小区崇尚的公约极不相衬，就像眼睛里
进了粒沙子，亨多福实在不舒服。左思右想，他
觉得应该为自己的家园做点什么？

亨多福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冬梅开
始还挺支持，她也曾抱怨过小区的绿地里杂
草丛生，楼道里垃圾堆放，蚊蝇肆虐，咬得女
儿身上起了一个个疱，丈夫去清理一下也好，
至少女儿可以少吃点苦头了。

冬梅哪里想得到，亨多福说的“清理”
是正儿八经的清理，决不是“捣浆糊”。只
见他说干就干，第二天清晨六七点钟便起床
了，然后就穿上工作服，套上套鞋，戴着手
套，拿起铲刀、扫帚、铅桶等工具“工作”
去了。冬梅看到丈夫跨出楼道的窗口，站在
不足三平方米的平台上，先是把纸板箱、旧
家具等捆扎后丢进垃圾桶，然后开始了他的

重体力劳动：平台上的尘土积了好几年，压
实得和硬邦邦的水泥没啥两样，再加上有些
住户随手乱扔的垃圾，除了数不过来的烟头，
甚至连剩菜剩饭都往下丢。

第一天清理回家已是夜里，亨多福浑身
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湿透了，手上也磨出
了血泡，累得他瘫坐在地板上动弹不得。冬梅
心痛丈夫，劝他收手别干了。亨多福摆手道：
“没完成的事情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

别小看了这三平方米不到的平台，
亨多福可是足足清理了一个星期才大
功告成。冬梅满心以为这下丈夫总该收
手了吧？谁料亨多福回答妻子说：“不
行，四楼平台干净了，还有二楼、三
楼、五楼、六楼呢。再说，我们这幢
楼整理干净了，前前后后的楼道如果
不干净还是不协调的，我会一点一点
地清理，直到小区整洁干净为止。”

冬梅并非不支持亨多福为小区做
好事，可是，一些闲言碎语已经传到了
她的耳朵里，不免有点不快。比如，有人
说：“这个外国人脑子有病吗？难道他是
小区聘请的保洁员？这么卖力地干活，
一个月拿多少钱啊？保洁员的工作可以

交给老外一个人做了……”
说实话，冬梅的内心深处还是赞赏亨多

福这种无私的精神的。她当初看中的不正是
亨多福做事严谨踏实又认真，才让她由衷地
感到丈夫的肩膀是可以倚靠的。可是，她听不
过邻居们的闲言碎语啊。亨多福察觉出了妻
子的情绪，等冬梅冷静下来，他跟她推心置腹
地说道理。他说自从来上海这些年，他一直在
找寻一个答案：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为什么这
么浓？他找到了，这种只属于中国人的传统观
念与生俱来，令他着迷崇拜，他也享受着家有
妻儿的幸福和安宁。而他同时也发现，小区里
的家家户户虽然家门紧闭，可一旦邻里之间
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大家都不会推诿。如今他
们家也成为小区里的一分子，他为小区打扫
环境，自己住着舒适，大家也会舒心，这样每
天心情都会很好的。

亨多福的诚意打动了冬梅，她明白了丈
夫其实是在履行另一种责任和义务，那是他
心目中的家庭观念啊。

天天上岗

从自家楼道平台开始整理打扫后，亨
多福就再没停过手，不仅不收手，他还把
清理的内容扩展了：从楼里到楼外，从走
道到绿地，从平台到死角……中虹佳园共
有 !)幢 *层楼房，亨多福从 +号到 !)号，
一幢又一幢、一层又一层地“愚公移山”，
一幢也没落下。

一天又一天，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高温酷
暑，亨多福清晨六七点就离家整治“脏乱差”
去了，一直要干到傍晚四五点钟才收工，平均
十小时的工作量是没有一分钱津贴的，而整
理的面积更是惊人，高达 !万多平方米……

渐渐的，小区居民对这位天天上岗的老
外习以为常了，人们看待亨多福的目光也有
了变化：从惊诧到友好再到赞赏，直到 !个多
月后的一天，一位居民主动帮亨多福将整理
出来的垃圾一起抬出去扔进垃圾桶。

!个月，*"多天，这是第一位帮忙的邻
居。二人配合时没有对话，但行动就是最真实
的语言，亨多福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支持，这
段时光的劳累仿佛刹那间烟消云散，他浑身
增添了无穷的动力。

那晚回家后，亨多福非常兴奋，他对冬梅
说：“以前我经常看到一些居民随手就把垃圾
丢在路上、扔进绿化带里，还有的高空抛物，
现在，这种坏习惯一点点减少了，因为每个人
都喜欢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冬梅，你相信
吗？今天有一个人来帮助我，明天、后天就会
有一群人来帮我，我相信今后一定会有更多
人来共同维护我们小区的。”一个人做好事，坚
持一周、一月容易，但是亨多福却是一年又一年
地坚持，$"度的高温季节、刺骨的寒风侵袭、身
上满是蚊虫叮咬以及被树枝、刺藤刮破后的血
痕累累，他照样一丝不苟，不会乱了他的“工作
法”，也不会影响他每天安排的清理侧重点。

人心都是肉长的，亨多福为小区无偿奉
献让居民们感动———想随手抛物的，看到干
干净净的平台，伸到窗台外的那只手缩回来
了；随手扔烟头的，突然发现你扔他捡，而
且还是一个老外跟在你的屁股后面俯身捡
拾，不由自主地红了脸；在绿地里乱停车的
车主有一天突然发现原先光秃秃的泥地多了
一层绿草坪，谁忍心让车轮无情地碾压过这
绿色的生命？

引导的力量并非高不可攀，一个“洋愚
公”就是用他的行动在诠释为建设上海这座
文明城市可以从寻常小事做起。是的，亨多
福做的是寻常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恒心
和决心。

那段日子，不断有为亨多福抱不平的
“申诉”灌进了中虹佳园居委会书记丁萍华
的耳朵里，他们问丁书记，这么个好人你们
不宣传，那还有什么人是值得宣传的？中虹
佳园是个动迁安置小区，除了土生土长的当
地农民，再就是从市区动迁来的居民。当时
看到小区环境不如人意，居委干部们也曾一
次次地做工作，然而，有人一句话就呛住了
她们的规劝：“我们从市中心搬到乡下头，
不就是让我们来种菜的吗？”

现在，类似的话语消失了，她转而听
到居民讲得最多的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可
以和商品房小区媲美了！”而她也亲眼见到
居民们对这位吃着自己饭、干着大家的事
的亨多福无比尊重，亨多福成了中虹佳园
的名人，人人都认识他。老年人不会说英
语，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打招呼：“亨多福，
,--.！”立刻，大拇指也竖了起来。今天，亨多
福的作为已被越来越多的市民熟悉、赞赏，
他也因此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亨多福志
愿者工作室”也在日前成立，由一花独放到
百花齐开。荣誉即动力，亨多福说：“我会一
直干下去，让人们生活在美好的环境之中，
换来好心情！”


